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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悟雲
復旦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數據研究所、

上海高校比較語言學 E- 研究院

本文的主體內容顯然是漢語音韻學，因為與文字學互動，所以

主要是講漢語的上古音。下面是我近年來對上古音研究的一些新的

想法，可參見 2017 年 5 月 29 日我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第 38 期文研論壇的主旨發言〈多維視野下的上古音研究〉。1

關鍵詞：	音韻學　文字學　上古音

* 感謝葉玉英教授為本文提供許多古文字方面的材料。
1 〈多維視野下的上古音研究〉，《文匯報．文匯學人》，2017 年 8 月 11 日，第 2–6
版。下載自文匯網，檢視日期：2019年 1月 2日。網址：

 http://dzb.whb.cn/images/2017-08/11/XR2/XR020811.pdf、
 http://dzb.whb.cn/images/2017-08/11/XR3/XR030811.pdf、
 http://dzb.whb.cn/images/2017-08/11/XR4/XR040811.pdf、
 http://dzb.whb.cn/images/2017-08/11/XR5/XR050811.pdf、
 http://dzb.whb.cn/images/2017-08/11/XR6/XR0608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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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古漢語有以下的音節結構：

I 聲母

σ音節

[PI] 前置輔音

[MN]次要音節

C 基本輔音 V主元音 [E] 韻尾 +後置韻尾

F韻母

1）上古有 6 個主元音：a、e、i、ɯ、u、o，各分鬆（常態）、

緊（咽化）兩套。

2）基本輔音除了簡單輔音以外，還有 4 套複雜輔音 *C ʲ -、

*Cʷ-、*Cˡ-、*Cʳ-。其中的 *Cʲ-變為章組，*Cʷ-變為合口音節。

複雜輔音 *C ˡ-、*C ʳ- 中的 C- 只限於鈍音。因為它們只是帶有

次要調音的 C-，所以到中古的時候都變成了 C-。

3）複輔音有兩類，一類是基本輔音前帶前置輔音（pre-initial）

*C1C2-，一類前帶次要音節（minor syllable）*C1·C2-。次要音節後

沒有音位價值的元音用小圓點「·」表示。

複雜輔音 *Cʳ-與複輔音 *Cr-、*C·r-互相諧聲。

4）上古有 10 個韻尾：*-ø、*-ɡ、*-ŋ；*-l、*-d、*-n；*-b、

*-m；*-w、*-ɡʷ。有 2個後置韻尾：*-ʔ、*-s。

二、複雜輔音、複輔音的音變規則

規則 1　*Cˡ->C-（一、四、三等）

可比較下面的漢語借詞：

武鳴壯語：孤 kˡa，群 kˡoŋ，球 kˡɑu<*ɡˡu

泰文：告 kˡaːːw<*kˡu（說；講）

佤語：褲 kʰˡa̠ʔ

*Cʳ->C-（二、三等 B類，雅洪托夫〔Sergei E. Yakhontov〕2認

為是 *Cr-）

規則 2  *C·r->r->l-  *C·l->l->j-

其中的 C· 為次要音節，如「藍」*ɡ·ra̠m>ra̠m，與「監」*kʳa̠m

諧聲。它在泰語中的借詞 ɡraːm（藍靛），足可證明其聲母構擬。

「鹽」*ɡ·lam>lam>MC jiEm，也與「監」*kʳa̠m諧聲。

規則 3 複輔音 *Cl-、*Cr- 的演變

*kl->t-，*kʰl->tʰ-，*ɡl->d-，*ŋl->n-

*kr->ʈ-，*kʰr->ʈʰ-，*ɡr->ɖ-，*ŋr->ɳ-

*pl->t-，*pʰl->tʰ-，*bl->d-，*ml->n-

*pr->ʈ-，*pʰr->ʈʰ-，*br->ɖ-，*mr->ɳ-

可比較下面的例子：

肘 *kruʔ>ʈ-，藏文 ɡru

跳 *kʰle̠ws>tʰ-，漢越語 kʰieu

腸 *ɡlaŋ>d->ɖ-，藏文 ɡʑaŋ<*ɡljaŋ；標敏瑤語 klaŋ

脫 *kʰlo̠d>tʰ-，藏文 ɡlod；龍州壯語 kjoːt＜ *kloːt

讀 *ɡlo̠ɡ>d-，藏文 kloɡ

雉 *ɡliʔ>d-，全州瑶語 ɡli。它可能是一個擬聲詞，狀雉的叫

聲，所以其他語言中也有類似的讀音，如普沃語、斯戈語 kʰliʔ3

猱 *m l u>n -，「猴子」武鳴壯語 *m a l u>m a l a u，緬文

mjɔk<mlok

2 謝．葉．雅洪托夫著，葉蜚聲、陳重業、楊劍橋譯，伍鐵平校：〈上古漢語的複輔
音聲母〉，收入謝．葉．雅洪托夫著，唐作藩、胡雙寶編選：《漢語史論集》（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 42–52。
3 參見 Paul K. Benedict, “Sino-Tibetan: Another Loo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6, no. 2 (1976): 153；中譯本見 P. K. 本尼迪克特著，樂賽月、羅
美珍譯：〈再論漢—藏語系〉，收入《漢藏語言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

研究所語言室，1984年），頁 42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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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聲。它在泰語中的借詞 ɡraːm（藍靛），足可證明其聲母構擬。

「鹽」*ɡ·lam>lam>MC jiEm，也與「監」*kʳa̠m諧聲。

規則 3 複輔音 *Cl-、*Cr- 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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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謝．葉．雅洪托夫著，葉蜚聲、陳重業、楊劍橋譯，伍鐵平校：〈上古漢語的複輔
音聲母〉，收入謝．葉．雅洪托夫著，唐作藩、胡雙寶編選：《漢語史論集》（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 42–52。
3 參見 Paul K. Benedict, “Sino-Tibetan: Another Loo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6, no. 2 (1976): 153；中譯本見 P. K. 本尼迪克特著，樂賽月、羅
美珍譯：〈再論漢—藏語系〉，收入《漢藏語言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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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4 前置輔音加複雜輔音的聲母

不羹的「羹」字，《經典釋文》卷十八說「音郎」。這個例子反

映了一個歷史音變，先秦時候「不羹」的讀音是 pə̯kʳa ̠ŋ，到後來變

成「郎」ra ̠ŋ 的讀音，說明一個塞音如果居於塞音和流音之間，這

個塞音會失落：

pə̯kʳa̠ŋ>p·kʳa̠ŋ>p·ra̠ŋ>ra̠ŋ。

從這個例子，可以引出下面的音變規則（其中的 C1 與 C2 是前

後相隨的兩個輔音）：

*C1·C2ʳ>C1·r->r-

*C1C2ʳ>C1ʳ-

*C1C2ˡ->C1ˡ-

這樣就容易解釋一些文字上的問題。

「更」，《說文》从「丙」得聲。此說雖未得到甲金文的最終證

實，但是同聲韻的「綆」鄭司農說：「讀為關東言餅之餅」（《周禮

注疏．冬官考工記》），語音上與幫母發生關係。

「丙」是 *pkʳa̠ŋ>pʳa̠ŋ，「更」是 kʳa̠ŋ。

「硬」（鞕）是 *ŋɡʳa̠ŋ>ŋʳa̠ŋ，可比較藏文的 Nkʰraŋ（硬）。

於是，我們就會明白以「龍」得聲的諧聲系列中，為甚麼會出

現有見母、生母、並母、徹母如此不同的讀音：

龍 *ɡ ˑ roŋ>roŋ；龐 *bɡ ʳo ̠ ŋ>bʳo ̠ ŋ；瀧 * sk ʳo ̠ ŋ>s ʳo ̠ ŋ；龏

*kʳoŋ；寵 *kʰroŋ>ʈʰoŋ

規則 5 前置輔音 s 加複輔音的聲母

精組字，包擬古（Nicholas  Bodman）、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李方桂、鄭張尚芳有類似於下面的擬音：

st-、sk-、sp>ts-

stʰ-、skʰ-、spʰ->tsʰ-

sd-、sɡ-、sb>dz-

這種音變在民族語中習見，下面是藏文與其他藏緬語中的對應

詞：

spu（毛） 呂蘇語 dʐʉ33

sder（爪子） 呂蘇語 dza35

sta（斧頭） 扎壩語 tsa13

sdur（比） 貴瓊語 dʐʉ35

sbjaŋ（學） 緬文 tθɑŋ2，貴瓊語 tsã55

skar（星星） 克倫語 tsʰa31，扎壩語 tʂə55

sdod（坐） 羌語 dzo33

本文則提出，精組還有以下的音變：

*skl>st->ts-    *skʰl>stʰ->tsʰ-    *sɡl>sd->dz-

我們舉下面三個精組字來說明這種構擬。

「竈」精母字，「鼀」清母字，「 」從母字。它們都从「圥」得

聲，「圥」則从「六」得聲。這個諧聲系列中有群母字「逵」。可見

來母字「六」應該帶有軟顎的次要音節：ɡ·ruɡ。藏緬語的「六」支

持這個擬音：

錯那門巴 貴瓊 獨龍 緬甸 載瓦 勒期 撒尼彝 藏

kro kʰuɔ kru kʰrɔk kʰju kʰjuk kʰu druɡ<ɡruɡ

所以，上面三個精組字的擬音為：

「竈」sklu̠ɡs>stu̠ɡs>tsu̠ɡs

「鼀」skʰluɡ>stʰuɡ>tsʰuɡ

「 」sɡluɡ>sduɡ>dzuɡ

規則 6 前置輔音 m 加複輔音的聲母

*mɡl->ml->n-    *mɡlʲ->mlʲ->ȵ-

如「念」从「今」 * k ʳɯm 得聲，「念」就是 *mɡ lɯ ̠m s> 

mlɯ̠ms>nɯ̠ms。《詩經．文王》「王之藎臣，無念爾祖」，《毛傳》

說：「無念，念也。」陳奐《疏》說：「無，發聲；無念爾祖，念爾

祖也。」俞敏（1984）認為其中的「無」相當於藏文中的前置輔音 m-。

規則 6實際上是規則 4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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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無念，念也。」陳奐《疏》說：「無，發聲；無念爾祖，念爾

祖也。」俞敏（1984）認為其中的「無」相當於藏文中的前置輔音 m-。

規則 6 實際上是規則 4 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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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文字的印證。

以上的構擬，可以得到古文字方面的支持。

1）柔

《老子》：「骨弱筋柔」，郭店《老子甲》簡 33「柔」作 。右邊

「求」是聲符，從它的中古讀音群母尤韻上推，上古音應該是 *ɡu 或

*ɡˡu。同音字「球」在武鳴壯語的漢借詞為 klɑu<*ɡˡu，4可見「求」

的上古音應為 ɡˡu。左邊的「矛」*mˡu 代表前置輔音 m，可見「柔」

的上古音為 *mɡlʲu>mlʲu>MC ȵɨu。以前，音韻學家們根據「柔」

从「矛」得聲，只是把它擬成 *ml- 之類的複輔音，這個古文字的例

子告訴我們它的聲母一定還包含 ɡ，否則我們無法解釋聲符為甚麼

是群母字，它的音變符合規則 6。此外，它還告訴我們古人的一種

造字方法：可以用一個字來代表前置輔音。

2）吾

漢藏語的第一人稱是 ŋa 之類的讀音，這個觀念根深柢固，所以

像白保羅（Paul K. Benedict）、馬提索夫（James A. Matisoff）等

人的漢藏、藏緬語歷史比較的經典著作中，通常是排除下面的比較

材料：畢蘇語（畢粟語）的「我」為 ɡa，5北部羌語為 qa。南部羌語

還有兩個形式，主語作 ŋa，賓語作 qa（黃成龍提供）。如果加進這

些材料，歷史比較的結果將把原始藏緬語第一人稱定格為 ŋɡa 之類

的讀音。

古文字的材料能夠把我們的視線拉回到畢蘇、羌語的材料。齊

侯鎛「保 （吾）弟」第一人稱「 」作「 」，其中「虍」、「魚」

雙聲符。此字的造字方法同上例「柔」：「虍」為詞根讀音 *qʰˡa ̠ʔ，

「魚」為前置輔音 ŋ，可見「吾」應該讀作 ŋɡˡa̠ 之類的音，根據規則

4 與規則 1，*ŋɡˡa̠>ŋˡa>ŋa̠。楚簡「吾」字皆作「 」，「 」从虍

聲作「 」（郭店．老子甲 30）、「 」（上博．詩論 6），詞根讀音

4 李方桂：《武鳴僮語》（後改名《武鳴土語》）（北京：中國科學院，1953年）。
5 徐世璇：《畢蘇語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頁 30。

同樣是「虍」，下面「𡈼」為「虎」下面部件的變形。這種變形，

也可能是為了說明它與「虎」的讀音只是相近，並不完全一樣。楚

地的「虎」讀「於菟」q·la。這個字形還用作「乎」 a（或   a），更

足以說明楚地的第一人稱不是 ŋa之類的讀音。

我們再來談第一人稱「余」，字又作「予」。馬王堆帛書《相馬

經》「野」字作「 」，所从的「予」作「 」（呂），戰國包山楚簡「舒」

字作「 」，「余」、「呂」為雙聲符，有些古文字學者則認為「予」

是「呂」的分化字。「呂」字上古音為 k·raʔ。白—沙把部分以母字

擬作 *ɢ->j-，我贊同他們的構擬，同時認為其中的一部分必須擬作

*ɢl->ɦl->l->j-。「余」字為 *ɢla，一方面可以解釋它與「呂」字

*k·raʔ的諧聲，同時也可以解釋它與「吾」*ŋqˡa̠之間的形態相關。

3）霰

白—沙作 * s ˤ [ e ] r - s。因為此字的《說文》或體作「 」，

清華簡四《筮法．爻象》 5 9 號簡作「 」，所以鄭張尚芳擬作

*se̠ns<sqʰe̠ns。根據規則 4，本文擬作 *skˡe̠ns>sˡens>sen。清華

簡三《良臣》3 號簡「柬」通「散」。「柬」的上古音為 *kʳe ̠ns。清

華簡四《別卦》8 號簡「 」字，整理小組認為字當讀為「散」，其

聲符為「連」*re ̠n。此詞在藏緬語中的同源詞為「霰、雹」。藏文

ser-ba，6塔多語為 ɡiel，盧舍依語中為 rial，7說明原始藏緬語也許有

類似於 *sɡrer的形式。

4）坐

「坐」字從母歌韻合口，所以白—沙擬作 *[dz]ˤo[j]ʔ，鄭張尚

芳擬作 *zo̠lʔ。但是，在親屬語的關係詞中，聲母出現軟顎音：碧江

白語 ku，福貢怒語 ɡu。8藏文「坐」為 sdod，但是它可能不是最早

的形式。藏文的音系有以下的配合關係：

6 本尼迪克特：〈再論漢—藏語系〉，頁 448。
7 Paul K. Benedict,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Edited by James A. Matiso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54；中譯本見本尼迪克特著：《漢藏語言概論》，頁
54。

8 《藏緬語語音和詞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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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文字的印證。

以上的構擬，可以得到古文字方面的支持。

1）柔

《老子》：「骨弱筋柔」，郭店《老子甲》簡 33「柔」作 。右邊

「求」是聲符，從它的中古讀音群母尤韻上推，上古音應該是 *ɡu 或

*ɡˡu。同音字「球」在武鳴壯語的漢借詞為 klɑu<*ɡˡu，4可見「求」

的上古音應為 ɡˡu。左邊的「矛」*mˡu 代表前置輔音 m，可見「柔」

的上古音為 *mɡlʲu>mlʲu>MC ȵɨu。以前，音韻學家們根據「柔」

从「矛」得聲，只是把它擬成 *ml- 之類的複輔音，這個古文字的例

子告訴我們它的聲母一定還包含 ɡ，否則我們無法解釋聲符為甚麼

是群母字，它的音變符合規則 6。此外，它還告訴我們古人的一種

造字方法：可以用一個字來代表前置輔音。

2）吾

漢藏語的第一人稱是 ŋa 之類的讀音，這個觀念根深柢固，所以

像白保羅（Paul K. Benedict）、馬提索夫（James A. Matisoff）等

人的漢藏、藏緬語歷史比較的經典著作中，通常是排除下面的比較

材料：畢蘇語（畢粟語）的「我」為 ɡa，5北部羌語為 qa。南部羌語

還有兩個形式，主語作 ŋa，賓語作 qa（黃成龍提供）。如果加進這

些材料，歷史比較的結果將把原始藏緬語第一人稱定格為 ŋɡa 之類

的讀音。

古文字的材料能夠把我們的視線拉回到畢蘇、羌語的材料。齊

侯鎛「保 （吾）弟」第一人稱「 」作「 」，其中「虍」、「魚」

雙聲符。此字的造字方法同上例「柔」：「虍」為詞根讀音 *qʰˡa ̠ʔ，

「魚」為前置輔音 ŋ，可見「吾」應該讀作 ŋɡˡa̠ 之類的音，根據規則

4 與規則 1，*ŋɡˡa̠>ŋˡa>ŋa̠。楚簡「吾」字皆作「 」，「 」从虍

聲作「 」（郭店．老子甲 30）、「 」（上博．詩論 6），詞根讀音

4 李方桂：《武鳴僮語》（後改名《武鳴土語》）（北京：中國科學院，1953年）。
5 徐世璇：《畢蘇語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頁 30。

同樣是「虍」，下面「𡈼」為「虎」下面部件的變形。這種變形，

也可能是為了說明它與「虎」的讀音只是相近，並不完全一樣。楚

地的「虎」讀「於菟」q·la。這個字形還用作「乎」 a（或   a），更

足以說明楚地的第一人稱不是 ŋa之類的讀音。

我們再來談第一人稱「余」，字又作「予」。馬王堆帛書《相馬

經》「野」字作「 」，所从的「予」作「 」（呂），戰國包山楚簡「舒」

字作「 」，「余」、「呂」為雙聲符，有些古文字學者則認為「予」

是「呂」的分化字。「呂」字上古音為 k·raʔ。白—沙把部分以母字

擬作 *ɢ->j-，我贊同他們的構擬，同時認為其中的一部分必須擬作

*ɢl->ɦl->l->j-。「余」字為 *ɢla，一方面可以解釋它與「呂」字

*k·raʔ 的諧聲，同時也可以解釋它與「吾」*ŋqˡa̠之間的形態相關。

3）霰

白—沙作 * s ˤ [ e ] r - s。因為此字的《說文》或體作「 」，

清華簡四《筮法．爻象》 5 9 號簡作「 」，所以鄭張尚芳擬作

*se̠ns<sqʰe̠ns。根據規則 4，本文擬作 *skˡe̠ns>sˡens>sen。清華

簡三《良臣》3 號簡「柬」通「散」。「柬」的上古音為 *kʳe ̠ns。清

華簡四《別卦》8 號簡「 」字，整理小組認為字當讀為「散」，其

聲符為「連」*re ̠n。此詞在藏緬語中的同源詞為「霰、雹」。藏文

ser-ba，6塔多語為 ɡiel，盧舍依語中為 rial，7說明原始藏緬語也許有

類似於 *sɡrer 的形式。

4）坐

「坐」字從母歌韻合口，所以白—沙擬作 *[dz]ˤo[j]ʔ，鄭張尚

芳擬作 *zo̠lʔ。但是，在親屬語的關係詞中，聲母出現軟顎音：碧江

白語 ku，福貢怒語 ɡu。8藏文「坐」為 sdod，但是它可能不是最早

的形式。藏文的音系有以下的配合關係：

6 本尼迪克特：〈再論漢—藏語系〉，頁 448。
7 Paul K. Benedict,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Edited by James A. Matiso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54；中譯本見本尼迪克特著：《漢藏語言概論》，頁
54。

8 《藏緬語語音和詞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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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r- + skj- + skl-  —

sɡr- + sɡj- + sɡl-  —

藏文中沒有 skl- 與 sɡl-，潘悟雲根據音系配合的對稱原則，認

為藏語歷史上曾有過音變 *skl->st-、*sɡl->sd-，導致藏文音系中

skl-與 sɡl-的空缺。9這個音變可以解釋藏文的「虎」staɡ<*sklaɡ，

「空」stoŋ<*skloŋ。所以 sdod 的原始藏語中應該是 *sɡlod。為

此，潘悟雲把漢語「坐」的上古音擬作 sɡ lo ̠ l ʔ>dzo l>dzua l> 

ʣuaj>dzuɑ，可以與藏文的 *sɡlod 嚴格對應。10古人的「坐」姿，

雙膝據地，臀部著於腳跟。臀部如離開腳跟，伸直腰股則為「跪」。

「跪」中古群母支韻合口，白—沙擬作 *[g](r)ojʔ，鄭張尚芳擬作

ɡrolʔ。上古韻部 ol 的鈍音中，三等沒有 A 類，只有 B 類，原因是

有些 A 類字混到 B 類去了，「跪」就屬於這種情況，其上古音應該

是 ɡˡolʔ。ɡˡolʔ 是詞根，前加 s-則為「坐」sɡlo̠lʔ。

「坐」與「跪」之間的這種音義關係，可以從古文字中得到證明。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之〈平王與王子木〉簡五「跪

於薵（疇）中」，其中「跪」字作「 」，左邊為「坐」字，隸定為

「 」。這個字形還見於「 」（侳，包山楚簡 2.237）、「 」（剉，

九店楚簡 56.35）。「跪」、「坐」、「危」用同一個表意初文，11正可以

證明「坐」的演變符合規則 5：sɡlo̠lʔ>sdo̠lʔ>dzo̠lʔ>dzuɑ。

5）今

以「今」為聲符的諧聲系列，有許多中古的聲母，往往使上古

音的構擬無從下手，特別是「念」字，難以解釋中古泥母字的來歷。

有了規則 3–6，我們就容易解釋下面這些字的諧聲現象。12

9 潘悟雲：〈漢、藏語歷史比較中的幾個聲母問題〉，《語言研究集刊》第一輯（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26–29。

10 同上注，頁 27。
11 鄔可晶：〈說古文獻中以「坐」為「跪（詭）」的現象〉，《簡帛》第五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437–442。

12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字頭 鄭張構擬 白 — 沙構擬 潘構擬

今 *krɯm *[k]r[ə]m *kʳɯm

琴 *ɡrɯm *[C.ɢ](r)(ə)m *ɡʳɯm

衾 *kʰrɯm *[kh](r)(ə)m *kʰʳɯm

衿 *krɯm *C.ɢ(r)[ə]m *kʳɯm

含 *ɡɯɯm *Cə-m-kˤ(ə)m *ɡɯ̠m

陰 *qrɯm *q(r)um *qʳɯm

貪 *kʰluum *r̥ˤ[ə]m *kʰlɯ̠m

吟 *ŋɡrɯm *m-qʰ(r)[ə]m *ŋɡʳɯm

岑 *sɡrɯm *sɡrɯm

念 *nɯɯms *nˤim-s *mɡlɯ̠ms

諗 *hnjɯmʔ *n̥imʔ *qʰˡʲɯmʔ

稔 *njɯɯm *nimʔ *mɡlʲɯm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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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r- + skj- + skl-  —

sɡr- + sɡj- + sɡl-  —

藏文中沒有 skl- 與 sɡl-，潘悟雲根據音系配合的對稱原則，認

為藏語歷史上曾有過音變 *skl->st-、*sɡl->sd-，導致藏文音系中

skl-與 sɡl-的空缺。9這個音變可以解釋藏文的「虎」staɡ<*sklaɡ，

「空」stoŋ<*skloŋ。所以 sdod 的原始藏語中應該是 *sɡlod。為

此，潘悟雲把漢語「坐」的上古音擬作 sɡ lo ̠ l ʔ>dzo l>dzua l> 

ʣuaj>dzuɑ，可以與藏文的 *sɡlod 嚴格對應。10古人的「坐」姿，

雙膝據地，臀部著於腳跟。臀部如離開腳跟，伸直腰股則為「跪」。

「跪」中古群母支韻合口，白—沙擬作 *[g](r)ojʔ，鄭張尚芳擬作

ɡrolʔ。上古韻部 ol 的鈍音中，三等沒有 A 類，只有 B 類，原因是

有些 A 類字混到 B 類去了，「跪」就屬於這種情況，其上古音應該

是 ɡˡolʔ。ɡˡolʔ是詞根，前加 s-則為「坐」sɡlo̠lʔ。

「坐」與「跪」之間的這種音義關係，可以從古文字中得到證明。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之〈平王與王子木〉簡五「跪

於薵（疇）中」，其中「跪」字作「 」，左邊為「坐」字，隸定為

「 」。這個字形還見於「 」（侳，包山楚簡 2.237）、「 」（剉，

九店楚簡 56.35）。「跪」、「坐」、「危」用同一個表意初文，11正可以

證明「坐」的演變符合規則 5：sɡlo̠lʔ>sdo̠lʔ>dzo̠lʔ>dzuɑ。

5）今

以「今」為聲符的諧聲系列，有許多中古的聲母，往往使上古

音的構擬無從下手，特別是「念」字，難以解釋中古泥母字的來歷。

有了規則 3–6，我們就容易解釋下面這些字的諧聲現象。12

9 潘悟雲：〈漢、藏語歷史比較中的幾個聲母問題〉，《語言研究集刊》第一輯（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 26–29。

10 同上注，頁 27。
11 鄔可晶：〈說古文獻中以「坐」為「跪（詭）」的現象〉，《簡帛》第五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 437–442。

12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字頭 鄭張構擬 白 — 沙構擬 潘構擬

今 *krɯm *[k]r[ə]m *kʳɯm

琴 *ɡrɯm *[C.ɢ](r)(ə)m *ɡʳɯm

衾 *kʰrɯm *[kh](r)(ə)m *kʰʳɯm

衿 *krɯm *C.ɢ(r)[ə]m *kʳɯm

含 *ɡɯɯm *Cə-m-kˤ(ə)m *ɡɯ̠m

陰 *qrɯm *q(r)um *qʳɯm

貪 *kʰluum *r̥ˤ[ə]m *kʰlɯ̠m

吟 *ŋɡrɯm *m-qʰ(r)[ə]m *ŋɡʳɯm

岑 *sɡrɯm *sɡrɯm

念 *nɯɯms *nˤim-s *mɡlɯ̠ms

諗 *hnjɯmʔ *n̥imʔ *qʰˡʲɯmʔ

稔 *njɯɯm *nimʔ *mɡlʲɯm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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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鄭張尚芳與六元音系統

潘悟雲

2003 年，我在巴黎見到沙加爾（Laurent Sagart）教授，他向

我建議召開一次上古音構擬的國際會議，參加會議的主體人員應

該有以下的共識：1、承認上古漢語六元音系統，2、來母上古是

*r，3、以母上古是 *l，4、二等的來源為 *Cr-，5、上聲上古帶 *-ʔ

尾，6、去聲上古帶 *-s 尾。經過一年的籌備， 2005 年復旦大學、上

海師範大學、密西根大學與法國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聯合在上海召

開了漢語上古音構擬國際學術研討會。

這些共識，體現了幾代音韻學家，特別是前世紀 60 年代以後

中外音韻學家的共同努力。有了這些共識，上古音的研究和討論，

就有了基本的出發點。

這幾點共識中，最重要的是六元音系統，指的是上古漢語有 6

個元音：

i ɯ u

e o

ɑ

上古漢語的元音、韻母系統一經確定，上古漢語就有了基本框

架。先後有三家提出六元音系統。一是美國包擬古（Nicholas  C. 

Bodman）、白一平（William Baxter）在 1971 年提出。一是俄羅斯

的斯塔羅斯金（S. A. Starostin），大概在 80年代提出。一是鄭張尚

芳，在 1969 年提出。他們在不同的地方各自得出相同的結論，反

映了漢語歷史音韻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發展漸趨成熟。鄭張尚芳去年

與世長辭，我們紀念他，特別要紀念他最早提出的六元音系統。為

此，本文對他提出的這個系統作一梳理與介紹。

上述三家提出六元音系統，絕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基於前人的

研究成果。

六元音系統基本依據是清儒所分的上古韻部。

不帶韻尾的韻母之間容易區分，通常不會合韻，所以它們之間

的韻部劃分也最容易，早在王念孫的 21 韻部中，已經劃分清楚：

魚、支、之、幽、侯、宵。但是其中的宵部在音韻行為上有其特殊

性。

第一，根據戴震、王念孫、王力的陰陽入三分格局，這幾個韻

部的陰聲韻都有對應的陽聲、入聲韻部，唯獨宵部沒有對應的陽聲

韻部：

陰聲韻 魚部 支部 之部 幽部 侯部 宵部

陽聲韻 陽部 耕部 蒸部 冬部 東部 ——

入聲韻 鐸部 錫部 職部 覺部 屋部 藥部

第二，其他幾個韻部中，一四等互補，如魚部有一等模韻，而

沒有四等韻。支部出現四等齊韻，而沒有一等韻。但是宵部中既有

一等豪韻（高傲號毛），又有四等蕭韻（遼曉佻邀）。

第三，出現一等韻的韻部不會出現重紐 A 類，但是宵部既出現

一等豪韻，又出現宵韻的重紐 A類（標要妙蹺）。

此外，其他幾個韻部都是不帶韻尾的，但是宵部顯然是帶韻

尾 -w 的複韻母。如宵部字「貓」是個擬聲詞，像貓的叫聲 mew 之

類的音。

所以我們必須把宵部同其他幾個韻部區分開來。

從古至今，中原地區帶前後舌位韻尾的韻母是互不押韻的，如

an、at 不與 -aŋ、-ak 押韻。脂、真、質在上古構成陰陽入的關係，

其中的真、質到中古的韻尾是 -n、-t，屬於帶前舌位韻尾的韻，所

以傳統的音韻學中，脂、真、質都歸入到帶前舌位韻尾一類的韻

部。但是，我們發現真、質在上古的押韻行為卻分為兩類，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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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6、去聲上古帶 *-s 尾。經過一年的籌備， 2005 年復旦大學、上

海師範大學、密西根大學與法國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聯合在上海召

開了漢語上古音構擬國際學術研討會。

這些共識，體現了幾代音韻學家，特別是前世紀 60 年代以後

中外音韻學家的共同努力。有了這些共識，上古音的研究和討論，

就有了基本的出發點。

這幾點共識中，最重要的是六元音系統，指的是上古漢語有 6

個元音：

i ɯ u

e o

ɑ

上古漢語的元音、韻母系統一經確定，上古漢語就有了基本框

架。先後有三家提出六元音系統。一是美國包擬古（Nicholas  C. 

Bodman）、白一平（William Baxter）在 1971 年提出。一是俄羅斯

的斯塔羅斯金（S. A. Starostin），大概在 80年代提出。一是鄭張尚

芳，在 1969 年提出。他們在不同的地方各自得出相同的結論，反

映了漢語歷史音韻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發展漸趨成熟。鄭張尚芳去年

與世長辭，我們紀念他，特別要紀念他最早提出的六元音系統。為

此，本文對他提出的這個系統作一梳理與介紹。

上述三家提出六元音系統，絕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基於前人的

研究成果。

六元音系統基本依據是清儒所分的上古韻部。

不帶韻尾的韻母之間容易區分，通常不會合韻，所以它們之間

的韻部劃分也最容易，早在王念孫的 21 韻部中，已經劃分清楚：

魚、支、之、幽、侯、宵。但是其中的宵部在音韻行為上有其特殊

性。

第一，根據戴震、王念孫、王力的陰陽入三分格局，這幾個韻

部的陰聲韻都有對應的陽聲、入聲韻部，唯獨宵部沒有對應的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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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聲韻 陽部 耕部 蒸部 冬部 東部 ——

入聲韻 鐸部 錫部 職部 覺部 屋部 藥部

第二，其他幾個韻部中，一四等互補，如魚部有一等模韻，而

沒有四等韻。支部出現四等齊韻，而沒有一等韻。但是宵部中既有

一等豪韻（高傲號毛），又有四等蕭韻（遼曉佻邀）。

第三，出現一等韻的韻部不會出現重紐 A 類，但是宵部既出現

一等豪韻，又出現宵韻的重紐 A類（標要妙蹺）。

此外，其他幾個韻部都是不帶韻尾的，但是宵部顯然是帶韻

尾 -w 的複韻母。如宵部字「貓」是個擬聲詞，像貓的叫聲 mew 之

類的音。

所以我們必須把宵部同其他幾個韻部區分開來。

從古至今，中原地區帶前後舌位韻尾的韻母是互不押韻的，如

an、at 不與 -aŋ、-ak 押韻。脂、真、質在上古構成陰陽入的關係，

其中的真、質到中古的韻尾是 -n、-t，屬於帶前舌位韻尾的韻，所

以傳統的音韻學中，脂、真、質都歸入到帶前舌位韻尾一類的韻

部。但是，我們發現真、質在上古的押韻行為卻分為兩類，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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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與帶後舌位韻尾的韻部押韻，如《詩經》中〈十月之交〉電令，

〈卷阿〉天人命人，〈公劉〉密即，帶前舌位韻尾的真部字「電天

人」、質部字「密」，與帶後舌位韻尾的耕部字「令命」、職部字「即」

押韻。

此外，質、真部的字還會與帶後舌位韻尾的韻部諧聲，如血恤

洫侐（質）∼侐洫（職），黽澠（真）∼黽澠（耕）蠅繩（蒸）。

更重要的是，這種互相押韻、諧聲的現象，只發生在質、真，

而絕不發生在其他帶前舌位韻尾的月部、元部與物部、文部。所

以，鄭張尚芳把傳統的真、質韻部分為兩類：-in、-it 與 -iŋ、-ik。

在前高元音 - i 的同化下，發生了音變：- iŋ>in , - ik>-i t。與之對

應的陰聲脂部也分兩類：-il 與 -i，其中的 -il 發生了對應的音變：-

il>i。我們把它們分別叫作脂 1、真 1、質 1與脂 2、真 2、質 2，於是

就有了以下六元音系統：

韻尾 a e  ɯ i u   o 

陰聲韻 -ø 魚 支 之 脂 2 幽 侯

入聲韻 -k 鐸 錫 職 質 2 覺 屋

陽聲韻 -ŋ 陽 耕 蒸 真 2 冬 東

當然，六元音系統的確定還並不那麼簡單，它必須作方方面面

的考慮。

第一，它要符合跟親屬語同源詞的語音對應關係，例如，除了

之部的對應比較複雜以外，魚、支、脂、幽、侯在藏文中的同源詞

正是 a、e、i、u、o。

第二，要與上古的域外譯音對應，如魚部字「烏」ʔa ̠，正對應

Alexandria古譯音「烏弋山離」中的 a。魚、支、脂、幽、侯在古漢

越語中也正是 a、e、i、u、o。之 ɯ 上古還有變體 ə，古漢越語的對

音也有 ɯ（uʼ）、ə（oʼ）兩種。

第三，要符合語言類型的普遍現象。例如，必須有大量的開音

節，必須有 a、i、u 這三個主元音。李方桂系統中缺少開音節，王

力系統中主元音沒有 i，顯然都是不可取的。在世界各地的語音中，

六元音格局是很常見的，特別在漢藏語中，一些特徵較古老的語言

到現在還保持六元音的格局。

第四，要接受擬聲詞的檢驗，因為動物叫聲古今是不變的，現

代動物的叫聲，正可以用來驗證古代的擬聲。六元音系統中咩 me，

鳩 ku，貓 mew。在李方桂的擬音中「咩、鳩」作 miɡ、kəɡw，羊、

鳩的叫聲顯然像前者。王力的「貓」擬作 mo，不像貓的叫聲。

第五，更重要的是，擬音要符合語音的演變規則。在六元音系

統中，每一個韻部到中古都演變成 4 類韻母。第 I 類演變為一四等

韻，央後元音變一等，前高元音變四等。第 II 類演變為二等韻，而

且每個韻部只有一個二等韻。第 III 類演變為一部分的三等韻，這些

三等韻在中古或者是重紐 A 類，或者會發生輕唇化。第 IV 類演變

為另一部分的三等韻，這些三等或者是重紐 B 類，或者不發生輕唇

化。此外，聲母還會對這些演變產生影響。

1969 年，鄭張尚芳約我一起做上古音研究，由他提出上古音

的框架，每一個韻部按上述四大類發展為中古的不同韻類。我根據

他的框架，採用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的方法，把《說文》用字

往這個框架裏填寫。因為藥部到中古都發展收 -k 的韻類，所以音韻

學界一直把宵、藥部歸為收軟齶韻尾與零韻尾一類。李方桂如此，

王力如此，鄭張尚芳開始的時候也如此，所以他當時提出的是 7 元

音系統，a、e、i、ɯ、u、o、ɔ，侯部為 ɔ，宵部為 o。但是，當我

按照這個系統填字的時候，發現有些地方空缺，有些地方則溢出。

我把這些現象反映給鄭張尚芳，於是他把宵、藥分離出去，分別改

成 -w、-kʷ尾。可見，宵、藥分離，是六元音系統形成的關鍵。

但是，帶舌尖韻尾的傳統韻部只有三大類：

陰聲韻 歌 脂 微

入聲韻 月 質 物

陽聲韻 元 真 文

董同龢早就發現傳統的元（月）部在諧聲關係上可以分兩類，

其中的一類是 *-ɛn(t)，鄭張尚芳把它們叫作元 2、月 2，與其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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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與帶後舌位韻尾的韻部押韻，如《詩經》中〈十月之交〉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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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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洫侐（質）∼侐洫（職），黽澠（真）∼黽澠（耕）蠅繩（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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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絕不發生在其他帶前舌位韻尾的月部、元部與物部、文部。所

以，鄭張尚芳把傳統的真、質韻部分為兩類：-in、-it 與 -iŋ、-ik。

在前高元音 - i 的同化下，發生了音變：- iŋ>in , - ik>-i t。與之對

應的陰聲脂部也分兩類：-il 與 -i，其中的 -il 發生了對應的音變：-

il>i。我們把它們分別叫作脂 1、真 1、質 1與脂 2、真 2、質 2，於是

就有了以下六元音系統：

韻尾 a e  ɯ i u   o 

陰聲韻 -ø 魚 支 之 脂 2 幽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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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語中也正是 a、e、i、u、o。之 ɯ 上古還有變體 ə，古漢越語的對

音也有 ɯ（uʼ）、ə（oʼ）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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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 ku，貓 mew。在李方桂的擬音中「咩、鳩」作 miɡ、kəɡw，羊、

鳩的叫聲顯然像前者。王力的「貓」擬作 mo，不像貓的叫聲。

第五，更重要的是，擬音要符合語音的演變規則。在六元音系

統中，每一個韻部到中古都演變成 4 類韻母。第 I 類演變為一四等

韻，央後元音變一等，前高元音變四等。第 II 類演變為二等韻，而

且每個韻部只有一個二等韻。第 III 類演變為一部分的三等韻，這些

三等韻在中古或者是重紐 A 類，或者會發生輕唇化。第 IV 類演變

為另一部分的三等韻，這些三等或者是重紐 B 類，或者不發生輕唇

化。此外，聲母還會對這些演變產生影響。

1969 年，鄭張尚芳約我一起做上古音研究，由他提出上古音

的框架，每一個韻部按上述四大類發展為中古的不同韻類。我根據

他的框架，採用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的方法，把《說文》用字

往這個框架裏填寫。因為藥部到中古都發展收 -k 的韻類，所以音韻

學界一直把宵、藥部歸為收軟齶韻尾與零韻尾一類。李方桂如此，

王力如此，鄭張尚芳開始的時候也如此，所以他當時提出的是 7 元

音系統，a、e、i、ɯ、u、o、ɔ，侯部為 ɔ，宵部為 o。但是，當我

按照這個系統填字的時候，發現有些地方空缺，有些地方則溢出。

我把這些現象反映給鄭張尚芳，於是他把宵、藥分離出去，分別改

成 -w、-kʷ 尾。可見，宵、藥分離，是六元音系統形成的關鍵。

但是，帶舌尖韻尾的傳統韻部只有三大類：

陰聲韻 歌 脂 微

入聲韻 月 質 物

陽聲韻 元 真 文

董同龢早就發現傳統的元（月）部在諧聲關係上可以分兩類，

其中的一類是 *-ɛn(t)，鄭張尚芳把它們叫作元 2、月 2，與其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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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聲韻 *-el 叫歌 2。但是，那個時候的上古韻部研究非常看重《詩

經》韻譜，李方桂認為董同龢的發現得不到押韻上的支持，不予採

納。

雅洪托夫指出傳統的歌、月、元和微、物、文中都有帶圓唇元

音的一類：*-or、*-ot、*-on 與 -ur、*-ut、*-un，鄭張尚芳把它們

叫作歌 3、月 3、元 3和微 2、物 2、文 2。可惜雅洪托夫沒有採納董同

龢的發現，所以他構擬的上古元音只有五個，離六元音系統僅一步

之差。在 60 年代，中國的大部分學者還不能夠看到雅洪托夫的文

章，鄭張尚芳是在構擬六元音系統的時候獨立得出與雅洪托夫相同

結論的。

董同龢與雅洪托夫的發現，是上古漢語韻母研究的劃時代事件，

直接影響到六元音系統的最後確立。傳統的歌、月、元和微、物、

文，經過以上的再分部以後，再加上上文所說的脂 1、真 1、質 1，就

得到帶舌尖韻尾各韻部的六元音分佈：

韻尾 a e ɯ i u o 

陰聲韻 -l 歌 1 歌 2 微 1 脂 1 微 2 歌 3

入聲韻 -t 月 1 月 2 物 1 質 1 物 2 月 3

陽聲韻 -n 元 1 元 2 文 1 真 1 文 2 元 3

傳統音韻學中，帶雙唇韻尾的韻部只有談、盍、侵、緝四個

部，黃侃在《論學雜著》中首先提出把談（盍）再析為談（盍）和

添（帖），但是從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到李方桂、王力都

沒有採其說。董同龢對這類韻部的再分部作出更深入的分析。鄭張

尚芳進一步認為它們也都帶有六個元音：

韻尾 a e ɯ i u o

入聲韻 -p 盍 1 盍 2 緝 1 緝 2 緝 3 盍 3

陽聲韻 -m 談 1 談 2 侵 1 侵 2 侵 3 談 3

最後我們簡單討論一下傳統宵、藥的再分部。上文我們提到這

兩個傳統韻部都同時出現中古的一等韻和四等韻，這不符合從上古

到中古韻母的基本演變規則，這說明其中可能包含不同的元音：一

等韻來自央後元音，四等韻來自前高元音。傳統的幽部和覺部也同

樣出現這個現象。如幽部既有一等豪韻（袍好老掃），也有四等蕭

韻（叫調窈翛）；覺部既有一等沃韻（毒熇酷僕），也有四等錫韻（戚

笛倜𡧯），這說明其中也可能包含不同的元音。鄭張尚芳也分別給

他們擬有 6個元音：

韻尾 a e ɯ i u o 

入聲韻 -kʷ 藥 1 藥 2 覺 1 覺 2 覺 3 藥 3

陰聲韻 -w 宵 1 宵 2 幽 1 幽 2 幽 3 宵 3

在諧聲時代這兩個韻部就開始與其他韻部混同了。所以，根據

諧聲關係，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粗略的與中古音類的對應關係。

六元音系統，體現了顧炎武以來上古韻母研究的集體智慧。它

雖然是上古漢語深入研究的一個比較好的出發平臺，但是還有許多

地方需要深入探討。本文對它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一方面是為了紀

念鄭張尚芳，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廣泛徵求音韻學同仁的意見，使之

更臻於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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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聲韻 *-el 叫歌 2。但是，那個時候的上古韻部研究非常看重《詩

經》韻譜，李方桂認為董同龢的發現得不到押韻上的支持，不予採

納。

雅洪托夫指出傳統的歌、月、元和微、物、文中都有帶圓唇元

音的一類：*-or、*-ot、*-on 與 -ur、*-ut、*-un，鄭張尚芳把它們

叫作歌 3、月 3、元 3和微 2、物 2、文 2。可惜雅洪托夫沒有採納董同

龢的發現，所以他構擬的上古元音只有五個，離六元音系統僅一步

之差。在 60 年代，中國的大部分學者還不能夠看到雅洪托夫的文

章，鄭張尚芳是在構擬六元音系統的時候獨立得出與雅洪托夫相同

結論的。

董同龢與雅洪托夫的發現，是上古漢語韻母研究的劃時代事件，

直接影響到六元音系統的最後確立。傳統的歌、月、元和微、物、

文，經過以上的再分部以後，再加上上文所說的脂 1、真 1、質 1，就

得到帶舌尖韻尾各韻部的六元音分佈：

韻尾 a e ɯ i u o 

陰聲韻 -l 歌 1 歌 2 微 1 脂 1 微 2 歌 3

入聲韻 -t 月 1 月 2 物 1 質 1 物 2 月 3

陽聲韻 -n 元 1 元 2 文 1 真 1 文 2 元 3

傳統音韻學中，帶雙唇韻尾的韻部只有談、盍、侵、緝四個

部，黃侃在《論學雜著》中首先提出把談（盍）再析為談（盍）和

添（帖），但是從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到李方桂、王力都

沒有採其說。董同龢對這類韻部的再分部作出更深入的分析。鄭張

尚芳進一步認為它們也都帶有六個元音：

韻尾 a e ɯ i u o

入聲韻 -p 盍 1 盍 2 緝 1 緝 2 緝 3 盍 3

陽聲韻 -m 談 1 談 2 侵 1 侵 2 侵 3 談 3

最後我們簡單討論一下傳統宵、藥的再分部。上文我們提到這

兩個傳統韻部都同時出現中古的一等韻和四等韻，這不符合從上古

到中古韻母的基本演變規則，這說明其中可能包含不同的元音：一

等韻來自央後元音，四等韻來自前高元音。傳統的幽部和覺部也同

樣出現這個現象。如幽部既有一等豪韻（袍好老掃），也有四等蕭

韻（叫調窈翛）；覺部既有一等沃韻（毒熇酷僕），也有四等錫韻（戚

笛倜𡧯），這說明其中也可能包含不同的元音。鄭張尚芳也分別給

他們擬有 6 個元音：

韻尾 a e ɯ i u o 

入聲韻 -kʷ 藥 1 藥 2 覺 1 覺 2 覺 3 藥 3

陰聲韻 -w 宵 1 宵 2 幽 1 幽 2 幽 3 宵 3

在諧聲時代這兩個韻部就開始與其他韻部混同了。所以，根據

諧聲關係，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粗略的與中古音類的對應關係。

六元音系統，體現了顧炎武以來上古韻母研究的集體智慧。它

雖然是上古漢語深入研究的一個比較好的出發平臺，但是還有許多

地方需要深入探討。本文對它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一方面是為了紀

念鄭張尚芳，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廣泛徵求音韻學同仁的意見，使之

更臻於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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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漢語韻部的再分部 —
以月部為例

白一平
密歇根大學

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分析上古漢語音韻系統，有充分理由顯示

上古漢語為六元音體系，即：*i、*ə、*u、*e、*o 和 *a。據本文

分析所得，傳統月部包含押 *-at、*-et 和 *-ot 韻的字。假如我們同

意韻腳應當有相同的主元音才能有規律地押韻，那麼可以推論傳統

月部該細分為 *-at、*-et 和 *-ot 三個韻部。白一平《上古音手冊》

（1992）作出了概率學分析，充分證明 *-at、*-et和 *-ot三部在《詩

經》韻部中有明顯區別，足與六元音構擬所展示的其他差別互相印

證。不過此一分析在數理上非常複雜，似未能說服太多同行。迄今

為止修訂傳統韻部而獲得廣泛接納的韻部離析方案，當數王力教授

提出的「脂微分部」，成功將江有誥的脂部分成脂、微兩部。王力

的分析比《上古音手冊》的概率分析簡易，因此本文參照王力的方

法，檢驗 *-at、*-et、*-ot 三部是否在《詩經》中各自為韻。結果是

肯定的：有足夠證據揭示這三個韻部的區別，說服力不下於王力的

脂微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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